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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张海书法艺术馆馆藏石刻选》收录北朝墓志 １７ 品，多为新出土的墓志，时间跨度长达 ４８ 年，是创新

研究北朝中晚期历史文化与“魏碑体”书法的重要活体文献。 所收元氏墓志 ２ 品最为珍贵：《元嶷墓志》字数长达

１３８９ 字，是《魏书》《北史》记载的近 １４ 倍，可极大丰富、提升对元嶷及其相关时代、人物、事件与相互关系的全面性

认识；《元世 墓志》所记远较《魏书》《北史》为详，体现了北朝后期墓志溢美过实特征。 其他如《于彧墓志》《穆良

墓志》《尉僧仁墓志》《和伏生墓志》等北朝胡姓墓志，对研究北朝少数民族与汉民族文化深度融合的历史，《张斌墓

志》《王茂墓志》《尧奋墓志》等对研究北朝世族史实与文化等，均有重要的活体文献研究价值。 《尧奋墓志》和《独
孤华墓志》为北朝鸳鸯墓志，也有着特殊的珍稀收藏、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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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经历了

复杂、多元的文化融合发展历程。 北朝时期由北魏

孝文帝主导的汉化改革，则是顺应时代发展需要、深
刻影响中国历史文化融合走向、确保中华文明得以

赓续且趋于更加强盛的重大历史事件。 因此，以北

魏为代表的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确立并引领了魏

晋南北朝民族文化融合主流发展方向的重要时期。
就中国书法史的发展来看，北朝时期也具有特

殊意义。 这一时期的楷书以刻写在石头上为主，形
成了以碑刻、造像、墓志、摩崖等为代表、以方笔端峭

雄健为主要特征的楷书书体，因此被称为“魏碑”或
“魏碑体”。 “魏碑体”是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与中原

文化深度融合的艺术外显形式，其总体特征是雄强

劲健。 它的出现，正是北魏孝文帝主导的汉化改革

在文字上最为直接、鲜明的表现。 而在孝文帝之后

的北魏乃至北朝中后期，随着南北文化不断地交融

发展，“魏碑体”的内涵也因之更加深化、丰富。
北朝时期的“魏碑体”书法在中国书法发展史

上占据重要地位，得到历代学者的认可。 尤其自近

代康有为大力倡导、推崇“魏碑体”以来，关注、收藏

和研究“魏碑体”书法作品蔚然成风。 在“魏碑”的
收藏和研究中，北朝墓志作为“魏碑”书法艺术的重

要载体之一，受到格外的关注。
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张海先生长期致力于

石刻收藏，其所收藏的北朝墓志，对研究北朝历史文

化特别是“魏碑体”书法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 在

新出版的《张海书法艺术馆馆藏石刻选》中，收录北

朝墓志 １７ 方，多为新出土的墓志，不少尚未公开面

世，是具有重要文献价值与书法艺术价值的活体文

献①，不仅可以作为以纸质传世文献为主的相关研

究的重要补充，而且可以拓展以其为主体、以纸质传

世文献为辅的活体文献研究新领域。

一、北朝墓志与张海书法艺术馆
馆藏北朝墓志述要

　 　 墓志是记载墓主姓名、生平事迹、卒葬年月等内

容的一种重要随葬品， 是我国丧葬习俗文化的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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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物和重要内容。 作为出土石刻文献的大宗，墓志

存世数量众多，文字内容丰富。 相较于纸质传世文

献等，墓志对于考察历代社会状况、职官制度、地理

建制与风俗礼制等，是更为直观、真实可靠的实物材

料，久为文史学者所重视。 如果同时参校与墓葬相

关的其他材料和传世纸质文献材料，必能以更为活

性的方式更好地证史、补史，修正纸质传世文献记载

的讹误，更精准地还原、感知、探研历史真貌。
早期的瓦志、砖志初具墓志的功用，具有源头意

义②。 瓦志、砖志的志文，简单标注了地名、人名、爵
位等基本信息，已初具墓志的基本功能。 三国至两

晋时期，由于地域、审美风尚等各不相同，墓志在形

制、名称、内容等方面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规格。 东汉

末年墓志已逐步摆脱碑的形制，衍生出自身的一些

新特点，并向具有稳定和完备的形制发展。 同时，与
墓志内容的庄肃哀悼基调相适应，墓志也由汉隶演

变而逐步趋向于以楷书为其基本刻写字体。
南北朝时期，墓志形成较为稳定、完备的形制，

也以楷书为基本刻写字体。 成熟的墓志一般为方形

墓志盖与志身，称为一合，墓志盖上有篆书志额，志
身镌刻志与铭，多有界格。 随着墓志的发展，志文字

数增多，志身尺寸变大，镌刻制作更加精美。 同时，
直到北魏时期尚可见到碑形墓志，此类特殊墓志的

出现，体现了事物呈螺旋式发展的规律。
就北朝墓志而言，其形制处于基本趋于稳定、统

一的重要阶段，志文体现出一定的规范化特征，不仅

数量大、历时久，记载内容也相当丰富，具有广阔的

研究空间。 考古新发现的北朝墓志实物，使人们对

墓志形制发展、字体流变等有了更为直观、切身的感

受，极大地拓展、更新并提升了对墓志及其价值的认

知视野。 张海书法艺术馆馆藏的北朝墓志，是墓志

在北朝时期形制已趋于统一、字体趋于楷书成熟阶

段的实物见证，具有重要的历史认知价值。
在《张海书法艺术馆馆藏石刻选》中，选收北朝

墓志 １７ 方，具体情况如下：北魏 ２ 方：《张斌墓志》
《杨倪墓志》；东魏、西魏 １０ 方：《王茂墓志》《杨莹墓

志》《杨兰墓志》《于彧墓志》《元嶷墓志》《元世 墓

志》《尧奋墓志》《尉僧仁墓志》《和伏生墓志》《穆良

墓志》；北齐 ５ 方：《麴神墓志》《吴穆墓志》《独孤华

墓志》《斛律武都墓志》 《孙骥墓志》。 在这 １７ 方北

朝墓志中，刻写时间最早的是《张斌墓志》，刻写于

北魏孝明帝元诩孝昌三年（５２７ 年）十月，处于北魏

晚期时段。 最晚的是《孙骥墓志》，刻写于北齐武平

六年（５７５ 年）十一月，下距隋文帝杨坚取代北周建

立隋朝的开皇元年（５８１ 年）仅 ６ 年。 由此可见，张
海书法艺术馆馆藏的北朝墓志，时间跨度从北魏孝

明帝元诩孝昌三年到北齐后主高纬武平六年，长达

４８ 年，大致涵盖北朝中晚期，而其馆藏多为新出土

墓志，一些墓志为当代尚未公开发表过的，这对认知

北朝中晚期历史文化弥足珍贵。
《张海书法艺术馆馆藏石刻选》所收录的这 １７

方北朝墓志，多为比较规范的方形楷书墓志，也有一

些墓志保留了或隶楷或楷篆或楷篆隶间杂的字体风

格。 如《张斌墓志》 《元嶷墓志》都隶楷间杂，《穆良

墓志》楷书而夹杂篆体，《元世 墓志》 《孙骥墓志》
楷书间夹篆隶写法等。 多数墓志盖已佚，有界格。
如《王茂墓志》 《于彧墓志》 《元世 墓志》 《尧奋墓

志》《和伏生墓志》《麴神墓志》等，都属于这种情形。
其纵、横长度不等，多少行随字数而定，每方之内每

行的字数多相同。 墓志的精美程度与墓主的身份密

切相关。 《张斌墓志》拓片亦被收录于《邙洛碑志三

百种》中，有墓志盖。 《元嶷墓志》为皇室元氏墓志，
其长 ８８ 厘米，宽 ８８ 厘米，宏大精美，凿刻所用石质

比较好，应是青石，质感似玉，整饬古朴，铭文多用

典，行文古雅优美。 而《杨倪墓志》因志主官职较

低，墓志长 ２４ 厘米，宽 ２４ 厘米，刻工、书丹皆略有粗

糙感，是这 １７ 方中唯一没有铭的。 要之，《张海书

法艺术馆馆藏石刻选》所收藏这些墓志的形制、字
体等特征，体现出北朝时期墓志形制趋于统一，字体

趋于稳定、成熟，刻写以楷书为主，具有等级和质量

差别等明显特征。

二、活体文献与张海书法艺术馆
馆藏北朝墓志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

　 　 张海书法艺术馆馆藏北朝墓志所记载内容较为

广泛，除了记载北朝中晚期一些重要人物与事件，还
涉及包括皇室、贵族、平民在内的各阶层的其他人物

与事件，反映了当时曾真实存在的个人、家族及其与

之相关的社会各方面的文献信息内容。 就北朝墓志

来说，现遗存的皇室墓志是最具价值的墓志群，每一

方都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所编

《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一书，收录了大量北魏皇

家墓志，如《魏章武王妃穆氏墓志》（王妃墓志）、《魏
文昭皇太后（高照容）山陵志铭并序》（皇太后墓志）
等。 由于皇室成员身份尊贵，他们的墓志无论在刻

石材料、书丹、刻工等方面，往往都优于其他阶层人

物墓志，代表了北朝庙堂级水平。 墓志所记载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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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涉及北朝重要人物或重要事件，价值很高。
北朝皇室墓志以元氏墓志最为珍贵，多藏于国

家级机构、重要考古和收藏机构等，个人能够收藏元

氏墓志极为难得。 国家博物馆藏元氏墓志有 ３ 方：
《元则墓志》《元宥墓志》《元羽墓志》。 张海书法艺

术馆馆藏北朝墓志中有元氏墓志两方：《元嶷墓志》
和《元世 墓志》。

《元嶷墓志》志主元嶷《魏书》 《北史》中均有

传，但两书关于元嶷传的全部文字均只有 １００ 字左

右，且后者抄录前者痕迹明显。 张海书法艺术馆馆

藏的《元嶷墓志》字数多达 １３８９ 个，几乎是《魏书》
《北史》相关记载的 １４ 倍，可以大大丰富、提升对元

嶷及其相关时代人物、事件和相互关系的全面性认

识，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文献价值。 下面试举其几个

方面的价值。
第一，关于元嶷是字“仲宗”还是“子仲”的问

题。 《魏书》《北史》本传均作“字子仲”，《北史·卢

曹传》文末校记则指出：“《北齐书》‘元嶷’作‘元仲

宗’。 按本书下文《高昂传》云：‘密令刺史元仲宗诱

执昂。’此刺史即指冀州刺史，前后不一，遂若两人。
元嶷见本书卷十五常山王遵传。 但遵传说他字子

仲，可能是讹误。” ［１］而《元嶷墓志》记载：“公讳嶷，
字仲宗”，可据以确知《魏书》 《北史》本传中“字子

仲”记载有误，《北齐书》和《北史·高昂传》所记

“仲宗”是正确的。
第二，对元嶷家族谱系认知的价值。 《元嶷墓

志》记载：“公讳嶷，字仲宗，河南洛阳人也，常山康

王之曾孙，河间简公之孙，光州敬公之子。”对照纸

质传世文献，《魏书·常山王遵传》 《北史·常山王

遵传》等都有关于元嶷家族谱系的简要介绍。 根据

《魏书》《北史》的记载，元嶷家族出于北魏昭成皇帝

拓跋什翼犍这一支，北魏开国皇帝太祖道武帝拓跋

珪即为拓跋什翼犍的嫡孙，道武帝拓跋珪即位后尊

他为北魏高祖③。
拓跋遵为昭成帝之子拓跋寿鸠的儿子、道武帝

拓跋珪的堂兄，被道武帝封为常山王。 常山王拓跋

遵之子拓跋素“世祖初，复袭爵” ［２］４３５。 北魏世祖

即太武帝拓跋焘，可知拓跋素在父亲去世后继承了

常山王爵位，而他去世后，“谥曰康” ［２］４３５。 由此可

知，《元嶷墓志》称元嶷为“常山康王之曾孙”，正是

将元嶷曾祖父拓跋素的常山王爵位和他死后的谥号

予以合称。
《元嶷墓志》称元嶷祖父为河间简公，《魏书·

常山王遵传》《北史·常山王遵传》等记载的拓跋素

之子有 ４ 位：拓跋可悉陵、拓跋陪斤、拓跋忠、拓跋

德。 长子拓跋可悉陵死于凉州征战，拓跋陪斤袭爵

常山王，因犯罪而受到“除国”惩罚［２］４３６。 其弟拓

跋忠赐爵城阳公、谥曰宣，其弟拓跋德赐爵河间

公［２］４３７。 《元嶷墓志》称元嶷祖父为河间简公，史
载拓跋素之子中只有拓跋德赐爵河间公，而《魏书》
《北史 》 均 记 载 拓 跋 德 之 子 元 悝 卒 于 光 州 刺

史［２］４３８，《元嶷墓志》称元嶷为光州敬公之子，由此

可知河间公拓跋德为元嶷祖父。 修订本《魏书》于

拓跋德死后被赠曹州刺史注中考论：“‘曹州’疑为

‘冀州’之讹。 按北魏不见曹州，永平四年《元侔墓

志》称‘祖平南将军、冀州刺史、河涧简公讳于德’，
‘于德’ 此传单称 ‘德’， 其 ‘冀州刺史’ 当即赠

官。” ［２］４４９《元嶷墓志》所称“河间简公”之“简”不

见于《魏书》《北史》记载，但从《元侔墓志》“河涧简

公”可知，“河间简公”当为爵位与谥号的合称，“简”
为拓跋德的谥号。 爵位的地名少见“涧”字类用词，
“河涧”之“涧”疑当作“间”，当以“河间”为正。

《魏书》《北史》均记载拓跋德之子元悝卒于光

州刺史，谥曰“恭” ［２３］ ，而《元嶷墓志》称元嶷为光

州敬公之子。 “恭”“敬”意义相近，本谥当为“敬”，
后史家因避讳而改为“恭”。

第三，关于元嶷生卒年的问题。 元嶷的出生时

间《魏书》《北史》和《元嶷墓志》均无记载，其去世

的时间，《魏书》 《北史》均仅记“薨于瀛洲刺史”，
《元嶷墓志》则明确记载元嶷“以兴和年二年十月廿

一日薨于位，春秋六十有二”。 兴和为东魏孝静帝

元善见的年号，兴和二年即 ５４０ 年，由元嶷享年 ６２
岁，可以推知他出生的的确切时间为孝文帝太和三

年，即 ４７９ 年。
第四，关于元嶷的生平仕履问题。 《魏书》 《北

史》对元嶷的生平履历的记载均较为简略，《魏书》
记载元嶷“孝武初，授兖州刺史”，“封濮阳县伯”，
“孝静时转尚书令，摄选部”，“薨于瀛洲刺史，赠司

徒公，谥曰靖懿” ［２］４３８。 《元嶷墓志》的记载则可谓

详尽，其称元嶷“释褐侍御史，转直阁将军，又除征

虏将军、燕州刺史”，“征拜平西将军，西中郎将，转
卫尉卿”，“寻授使持节都督，西兖州诸军事抚军将

军，兖州刺史”，“仍拜使持节都督、翼州诸军事本将

军、翼州刺史”，“除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领军将

军。 太昌初，拜使持节都督，兖州诸军事、兖州刺史

将军，仪同如故”，“加骠骑大将军，开府。 又论佐命

之勋，封濮阳县开国伯、食邑五百户，迁尚书右仆射，
转左仆射仪形庶尹，师长具僚”，“天平元季，除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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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转尚书令，摄吏部选”，“除使持节都督，瀛洲

诸军事，瀛洲刺史，仪同开府如故”，“诏赠使持节都

督青翼齐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青州刺史，录尚

书司从公”。
第五，关于元嶷的具体事迹和评价。 《魏书》

《北史》仅记载了他在兖州刺史任上“弃城出走”这
样一条负面性事迹：“于时城人王奉伯等相扇谋逆。
弃城出走，悬门发断，嶷要而出。 诏齐州刺史尉景、
本州刺史蔡隽各部在州士往讨之。 嶷返，复任。”本
传对他的评价也颇负面：“嶷虽居重任，随时而已。”
墓志则全面记载了他早慧成才、孝友清峻德操、智勇

领军、仁声治民的非凡才干与功业，多歌功颂德之

词。 墓志文采斐然，颇富有文学色彩，与史传的平实

简述风格颇为不同。
综上所述，《元嶷墓志》不仅可与史籍互证，而

且大大丰富了史籍所未记载的历史史实。 关于元嶷

生平记载所折射的从北魏孝文帝时代直到东魏孝静

帝元善见兴和二年的 ６０ 余年政治风云，尤其是其中

对与高欢的交游、北魏分裂等史实的记载，更是十分

珍贵的历史史料。 《元嶷墓志》确是一方极具史料

价值的墓志。
《元世 墓志》的志主元世 《魏书》 《北史》均

有传，记载元世 曾祖为太武帝拓跋焘长子景穆皇

帝拓跋晃（即北魏太武帝太子拓跋晃，其子文成帝

即位后追尊为帝），祖父为任城王拓跋云，父亲为第

二任 任 城 王 元 澄 之 弟 元 嵩， 元 世 为 其 第 二

子［２］５３１５５９。 《元世 墓志》 记载曾祖恭宗景穆皇

帝，祖司徒康王，考领军高平刚侯，其对祖上名讳和

职官的叙述较《魏书》 《北史》为简，不过，《魏书》
《北史》正记任城王云死后“谥曰康”，而元嵩高祖孝

文帝南伐战争中“以功赐爵高平县侯”，死后“赠车

骑将军、领军、谥曰刚侯”，都与墓志相合，墓志对其

父元嵩的记载统合了其爵位、职衔和谥号，所记职

官、生平事迹内容远比史载详细。 与史传以“颇有

才干，而无行业”的善恶兼写、侧重记载他的重大过

失笔法不同，墓志多夸写其所谓武功文德，有主观溢

美之词，体现了北朝后期墓志多溢美过实的特征。
墓志记载他“春秋卌七，以兴和二年九月，薨于晋阳

之公邸”，如前所说，兴和为东魏孝静帝元善见的年

号，兴和二年即 ５４０ 年，由元嶷享年四十七岁，就可

推知他出生的确切年代为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即
４９４ 年，这些内容是对史载缺失内容的重要补充，具
有重要历史价值。

《于彧墓志》 《穆良墓志》 《尉僧仁墓志》 《和伏

生墓志》等属于“勋臣八姓” “四方诸姓” “内入诸

姓”④中的胡姓，对研究北朝胡姓与相关历史具有重

要参考意义。 世族墓志如《张斌墓志》 《王茂墓志》
《尧奋墓志》等，对研究世族等相关史实与文化有重

要参考价值。 《王茂墓志》载：“母略阳吕氏，妻博陵

崔氏。”吕氏与崔氏皆为世族大姓。 《张斌墓志》中

载：“丞相高阳王可谓琼台锦萼，贵同辰极，迺付款

卯年，绸缪早岁。 玉剑互传，轻裘递服，或接袖柏堂，
或清谈廊庙。 及闻君薨，王变貌恸容，潸然增涕。”
这段文字描述了张斌与高阳王的交游，彰显了墓主

身份。 这里的丞相高阳王指的是孝文帝之弟王雍，
高阳王《魏书》有传。 《魏书》载：“肃宗加元服，雍兼

太保，与兼太尉崔光摄行冠礼。 诏雍乘车出入大司

马门，进位丞相。” ［３］可见高阳王于肃宗元诩正光元

年（公元 ５２０ 年） “进位丞相”，时间与此墓志相符

合，有证史之功用。 志主张斌字博文，凉州敦煌人，
是敦煌世族，出仕北魏朝廷，受到宣武帝的器重，在
洛阳朝廷历任太仆少卿等要职。 此志是丝绸之路敦

煌大族与北魏政权密切协作的石刻文献，具有重要

的文献价值。 《杨倪墓志》可算作民间墓志，志主官

位低，多有讹误，有过度溢美夸耀祖先之嫌，史料价

值略低。
值得一提的是，《张海书法艺术馆馆藏石刻选》

中还有一对北朝鸳鸯墓志，为《尧奋墓志》和《独孤

华墓志》，可谓异常珍贵。 民国时于右任先生遍寻

汉至宋的墓志（主要为北朝墓志），才找到 ７ 对夫妻

墓志，他将其斋号命名为“鸳鸯七志斋”，可见鸳鸯

墓志的罕见与重要价值。 尧奋在《北齐书》中有传，
墓志与《北齐书》记载高度吻合，此墓志真实性强，
史料价值很高。 《独孤华墓志》也为研究独孤氏家

族文化等提供了重要线索。

三、活体文献与张海书法艺术馆
馆藏北朝墓志的书学研究价值

　 　 北朝书法字体经历了从篆隶逐步向楷书转化的

完整过程，在北魏时期已基本完成楷化进程，形成以

“洛阳体”为典型代表的“魏碑体”，由此而奠定了隋

唐成熟楷书的基础。 “魏碑体”的总体特征是雄强

劲健，它是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深度融合

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是石刻书法在特定历史时空

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特殊形态。 在北朝中后期，随着

南北文化的不断交融，“魏碑体”的内涵也因之更加

深化、丰富。 《张海书法艺术馆馆藏石刻选》所收 １７
１６１

张海书法艺术馆馆藏北朝墓志的活体文献价值



方北朝墓志，时间跨度基本涵盖北魏中晚期，不仅是

研究北朝历史文化与“魏碑体”书法的重要实物见

证，也体现了北朝中后期的字迹演变特征，可以让人

们更直观、全面地认知北朝中后期乃至北朝整体书

风的流变。
张海书法艺术馆馆藏的《张斌墓志》和《杨倪墓

志》是这方面的代表。 《张斌墓志》墓主任太仆少

卿，其秩为第四品上［４］ 。 张斌的身份非皇族，在朝

廷出任要职，其书法应该具有时代的普遍性特点。
《张斌墓志》的书法已经不再是笔端方劲的典型“魏
碑体”风格，虽然一些笔画还保留方笔，但多数已用

圆笔取代之，相比于北魏早期的雄强刚劲，变得更加

灵动流转，刻写俱佳，整体上显得整饬典雅、古朴饱

满，其中一些字已经与成熟唐楷近似。 《杨倪墓志》
错误较多，从一些字可明显看出镌刻之草率、粗糙，
一些刀痕方笔也是由于镌刻随意造成的，此墓志依

然有别于北魏早期字迹以方笔为主的特征，有很多

圆笔。 可能因为杨倪身份平平，墓志刻工等都略显

粗糙草率，甚至出现笔画漏刻的现象。 但如果单论

其书法，此墓志书风古拙朴质，有意趣，虽不算上乘

之作，亦有其重要艺术价值。
这两方墓志既是体现北魏书风流变的作品，也

是南北文化与书风进一步交融的产物。 由此可见，
形成于北魏时期的“魏碑体”不全是方劲雄强的。
北魏晚期，尤其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有很多墓志

在保留古朴刚劲风格的同时，进一步吸收南方的流

美典雅，开唐代欧阳询、虞世南书体之先河。 《张斌

墓志》和《杨倪墓志》是其中的两例，丰富了“魏碑

体”的风貌与内涵。
综观《张海书法艺术馆馆藏石刻选》中的 １０ 方

东魏、西魏墓志，有两个最明显的特征：一是用笔方

圆兼备，圆笔越来越多；二是多杂用篆隶别字，以求

高古之风。 此阶段墓志的刻工似比北朝早期精进，
更加注重刻工与书丹的关系，使得墓志书法更能凸

显出书丹原貌，有书写之意。 北朝方笔的出现，与凿

刻工具有必然联系，这导致北朝石刻书法有一定程

序化、装饰化的倾向，当凿刻更接近于书丹面貌，再
加上南方文化的影响不断加深，圆笔的增多就不足

为怪，书写变化增多使得整体风格更加生动有趣。
《王茂墓志》 《于彧墓志》 《元嶷墓志》 《尧奋墓志》
等，皆圆笔较多，楷书风味十足，具有书写感。 镌刻

于东魏元象元年（公元 ５３８ 年）的《于彧墓志》，刻工

忠于书丹，圆笔居多，行笔还略有一些隶书写法，主
要是捺画等，但整体笔画特征已是楷书风貌，结体方

正，典雅灵巧。 此墓志除了能够显示出楷书逐渐成

熟的发展过程，其本身书法价值亦高。
张海书法艺术馆馆藏的北朝墓志《于彧墓志》

《元世 墓志》《尧奋墓志》等，墓志文中杂用篆隶别

字，可能是希望墓志更彰显高古之风味，体现出典型

的北朝末期墓志的风尚。 这一时期的墓志风格继续

向南方靠近，进一步完成楷化，为隋唐楷书之先声。
张海书法艺术馆馆藏的 ５ 方北齐墓志，证实了

北朝末期隶书复兴的趋势。 《麴神墓志》已经有了

一些笔画为隶书写法，尚不明显。 《吴穆墓志》字体

长方，隶意明显。 《独孤华墓志》虽然楷意十足，但
用笔多隶书笔法。 《独孤华墓志》与《尧奋墓志》这
对鸳鸯墓志都用圆笔较多，凿刻忠于书丹，镌刻精

细，很好地传达了书丹笔意，书写性十足。 《尧奋墓

志》相较《独孤华墓志》更加古雅正健，具有时代典

型特征，夹杂篆隶写法。 《独孤华墓志》明显体现出

隶书写法，但其与汉隶以及北魏早期尚未脱去隶意

的魏体楷书具有一定区别，该墓志结体方正，楷意更

甚。 《孙骥墓志》字体多楷书，夹杂篆隶，一些笔画

为隶书写法。
《张海书法艺术馆馆藏石刻选》收录的北朝墓

志有着很高的书法价值。 《王茂墓志》的书法可以

称得上是“魏碑体”中的上品之作。 其方圆兼备，刻
写俱佳，结体内紧外疏，用笔娴熟沉着，精巧筋劲，典
雅中有着飘逸灵动，每一个字似乎沉静又似乎跳跃

着，此书已经是较为成熟的楷书，但隶意尚存，古雅

明媚。 整篇留有较大空间，疏朗有节奏感，让人联想

到平静海面上的粼粼波光，灵动而美好。 《尧奋墓

志》的结体、布局耐人寻味，结体宽博方正，笔势略

外扩，整体空间有秩舒服雅致，笔力饱满峻健，圆笔、
点画、弯折线条增加了作品的灵动性，尚未完全脱去

的隶书笔意增加了古雅之意，十分有趣，具有很高的

书法艺术价值。
张海书法艺术馆馆藏北朝墓志丰富了“魏碑

体”的面貌，使得“魏碑体”的概念更加立体、丰满，
对于全面研究北朝书法书迹演变、书法风格等具有

重要价值。 由于墓志相比于碑刻等石刻长期埋于地

下，保存完好，新出土的墓志宛如新刻，与拓片以及

长期风化的原石不可同日而语。 “魏碑体”的形成，
是刻与写双重创作产生的艺术风格。 张海书法艺术

馆收藏有墓志原石，可以让研究者清晰观察刻与写

的关系，完整地看到每一个笔触，为书法爱好者提供

了近距离观看古人书法作品原貌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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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考古事业的不

断发展，出土文献呈现爆炸性态势，特别是墓志以惊

人的速度涌现，出现了大批堪称活体文献的新材料，
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巨大空间。 但是，研究者多面临

相似的问题，多数个人收藏难得一见；部分博物馆收

藏不对外开放，即使开放也很难进行长时间细致观

察；拓片质量不等、真假难辨，这促成了关于文献的

图录整理出版的需求。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国家、
地方收藏机构以及考古机构、个人收藏的很多整理

图版的图册面世，如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

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国家图书馆编《铭
刻撷萃：国家图书馆馆藏精品大展金石拓片图录》，
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藏历代墓志汇编》，洛阳

市文物工作队编《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李献

奇、郭引强编著《洛阳新获墓志》，洛阳市文物局编

《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杨作龙、赵水森等编著

《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等。 个人收藏也不断出版，
赵力光主编的《鸳鸯七志斋藏石》就是对于右任所

藏石拓本的整理出版。 这些大型集编，为我国墓志

石刻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 但多数图录是考

古或其他领域专家编著，考古工作者出版图录的目

的主要是为显示墓志信息。 另外，由于图版成本较

高，有一些尺寸较大的墓志，为了节约成本，不得不

缩小版面，放置比例很小，这些都给研究带来了一定

困难。 与其他研究相比，研究书法、书学更需要清晰

的图版。
张海先生热心于文物保护与收藏，一直致力于

收藏散落的墓志。 张海书法艺术馆收藏的北朝墓志

乃至其他朝代的墓志都具有重要价值，现在他将所

藏的新出土墓志材料结集出版，可谓功在千秋。 此

次新出版《张海书法艺术馆馆藏石刻选》努力让图

片尽可能清晰，对魏碑书法研究和临池有重要价值。
这将为墓志研究拓展出以墓志为主体、以纸质传世

文献为辅的活体文献研究新领域。

注释

①刘志伟提出活体文献概念，他指出：“活体文献”针对以纸质传世

文献为主的传统研究模式而提出，具有活性、复活、再生、共生、共构

诸意义。 ②关于墓志的起源问题，学界观点纷歧，有“西汉说”“东汉

说”“魏晋说”“南朝说”“秦代说”等，参见赵超：《古代墓志通论》，紫
禁城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 李学勤《也谈邹城张庄的砖文》一文认为墓

志起源于战国时期。 其他学者如华人德则认为墓志起源于周代“明
旌”。 ③北魏孝文帝死后庙号为“高祖”，不可与道武帝拓跋珪即位

后尊拓跋什翼犍为北魏高祖混为一谈。 ④具体论述详见姚薇元：
《北朝胡姓考》，中华书局 ２００７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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